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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
八舌
小臻

有
時
中
國
內
地
發
生
的
事
很
有﹁
中
國
特

色﹂
，
外
國
沒
有
的
。
二
零
一
四
年
春
晚
有
個

小
品
節
目
︽
扶
不
扶
︾
就
是
想
講﹁
看
到
有
人

摔
倒
了
，
你
會
扶
嗎﹂
這
話
題
，
希
望
引
起
大

家
的
關
注
和
警
醒
人
與
人
之
間
要
互
助
互
信
。

可
是
大
家
笑
完
後
，
熱
議
後
，
還
是
發
生﹁
深
圳
一
女

士
在
地
鐵
口
暈
倒
無
人
急
救
而
猝
死﹂
事
件
，
這
說
明

因
助
人
反
被
敲
詐
或
惹
麻
煩
的
問
題
已
成
為
市
民
的
心

魔
，
不
易
驅
除
。

曾
幾
何
時
中
國
內
地
是
以
民
風
純
樸
，
人
民
熱
心
助

人
見
稱
，
年
輕
人
都
推
崇
大
公
無
私
，
為
人
民
服
務
的

精
神
，
隨
着
社
會
的
發
展
，
生
活
的
壓
力
，
現
在
可
能

不
易
做
到
事
事
大
公
無
私
，
為
人
民
服
務
，
但
善
心
和

愛
心
不
應
該
因
為
社
會
變
得
現
實
而
丢
失
。

善
心
和
愛
心
不
需
要
奉
獻
你
的
財
富
性
命
，
只
需
要

你
做
人
處
事
時
不
要
只
顧
自
己
利
益
而
損
害
別
人
。
當

你
為
多
賺
錢
而
生
產
劣
質
食
品
時
，
想
一
想
如
果
你
家

人
也
吃
了
會
怎
樣
。
己
所
不
欲
，
勿
施
於
人
呀
！
想
一
想
善
有

善
報
，
惡
有
惡
報
，
賺
了
黑
心
錢
都
花
不
安
心
。
當
你
遇
到
一

些
生
命
受
威
脅
或
生
活
陷
入
困
境
的
人
時
，
如
果
你
有
能
力
就

伸
出
援
助
之
手
，
拉
他
們
一
把
，
這
不
需
要
你
付
出
重
大
的
代

價
，
而
且
你
的
善
心
會
讓
受
助
者
感
激
一
生
。
許
多
香
港
人
讀

書
時
不
像
內
地
要
學
習
思
想
教
育
課
，
他
們
都
是
從
宗
教
信
仰

或
參
加
公
益
活
動
中
漸
漸
培
養
出
做
人
要
有
善
心
和
愛
心
。

香
港
特
首
梁
振
英
有
句
話
講
得
很
好
：
民
生
無
小
事
，
社
會

上
的
凝
聚
力
，
建
立
人
心
的
互
信
就
是
由
關
心
他
們
的
生
活
開

始
。
近
日
有
內
地
省
市
主
辦
的﹁
都
市
文
明
有
禮
．
鳳
凰
與
善

同
行﹂
大
型
社
會
公
益
活
動
，
他
們
進
行
街
頭
測
試
。
找
志
願

者
在
廣
場
突
然﹁
摔
倒﹂
，
表
情
十
分
痛
苦
，
測
試
市
民
的
反

應
。
有
人
看
了
一
眼
若
無
其
事
地
走
過
；
有
人
是
遠
遠
地
站
住

觀
望
；
有
人
上
前
詢
問
後
伸
出
援
手
，
結
果
扶
起
摔
倒
的
志
願

者
的
好
心
小
伙
子
被
獎
一
架
汽
車
。
他
扶
之
前
不
知
會
換
來
獎

勵
的
。
獎
勵
是
個
手
段
，
活
動
旨
在
倡
導
文
明
禮
儀
、
助
人
為

樂
，
傳
遞
社
會
正
能
量
，
傳
揚
崇
尚
高
尚
的
道
德
。

其
實
當
政
府
機
構
和
執
法
部
門
聽
到
市
民
說
：﹁
不
是
沒
有

愛
心
，
而
是
太
擔
心
好
人
沒
好
報
。﹂﹁
扶
了
怕
惹
禍﹂
的
心

聲
應
該
反
思
，
這
種
社
會
的
信
任
危
機
是
源
於
甚
麼
？
你
們
是

否
也
有
責
任
？
某
些
執
法
人
員
為
何
分
辨
不
出
誰
是
無
心
的
跌

撞
，
誰
是
刻
意
跌
倒
而
故
意
敲
詐
？
為
什
麼
會
發
生
有
些
地
方

的
懲
罰
機
制
竟
然
是
欺
善
而
不
治
惡
？
正
義
是
否
得
到
彰
顯
？

別
以
為
一
樁
街
頭
小
事
就
馬
虎
處
理
，
草
草
解
決
了
事
。
可
知

社
會
的
正
義
和
互
信
就
在
這
一
點
一
滴
的
小
事
中
流
失
。
現
在

有
城
市
運
用
監
控
還
施
援
者
清
白
，
以
對
付
存
心
勒
索
的
人
已

見
效
。
有
律
師
教
市
民
在
遇
事
時
，
若
施
救
之
前
先
用
智
能
手

機
錄
影
，
照
相
還
原
當
時
的
事
實
，
以
便
可
自
保
，
雖
然
可

行
，
但
是
救
人
是
刻
不
容
緩
，
却
先
花
時
間
自
保
再
救
人
，
這

樣
做
很
悲
哀
。
建
立
好
的
社
會
風
氣
是
整
個
社
會
的
進
步
，
需

要
市
民
共
同
努
力
！

善心和愛心

許
多
文
藝
作
品
都
會
形
容
春
天
氣
象

萬
千
，
綠
草
如
茵
，
萬
物
充
滿
生
機
。

不
過
，
事
實
上
春
天
潮
濕
的
天
氣
多
霧

又
多
雨
，
時
冷
時
熱
，
周
圍
濕
濕
漉

漉
，
令
人
很
不
舒
服
，
衣
物
難
以
乾

透
，
潮
濕
天
氣
亦
加
速
了
細
菌
的
滋
長
，
廚
房

浴
室
都
漚
出
霉
味
，
亦
令
人
四
肢
沉
重
，
腰
酸

背
痛
。
而
今
年
的
春
天
，
更
加
發
生
了
一
連
串

不
愉
快
的
事
件
，
令
人
的
心
情
好
像
天
氣
一
樣

灰
灰
沉
沉
的
。

公
司
宣
佈
有
三
部
劇
集
要
延
期
開
拍
，
其

中
一
部
︽
十
分
一
︾
是
我
有
份
參
與
的
。
延
遲

開
拍
的
其
中
一
個
原
因
，
是
因
為
公
司
在
裁
員

後
，
還
未
能
趕
及
請
到
人
手
，
至
於
其
他
原
因

暫
不
便
透
露
，
這
事
頗
為
影
響
同
事
之
間
的
士

氣
。
大
家
籌
備
了
多
時
，
之
前
我
犧
牲
了
聖

誕
、
除
夕
等
假
期
，
放
棄
與
親
友
相
聚
，
甚
至

在
農
曆
新
年
期
間
都
足
不
出
戶
，
就
是
為
要
趕

在
開
拍
前
完
成
劇
本
。
新
年
過
後
我
們
還
安
排

了
連
串
試
鏡
活
動
，
千
辛
萬
苦
選
定
了
演
員
，

有
部
分
甚
至
已
跟
他
們
講
故
事
，
讓
他
們
了
解

角
色
，
亦
已
跟designer

溝
通
過
，
要
如
何
替

演
員
設
計
造
型
。
有
的
演
員
初
擔
大
樑
，
極
其

興
奮
，
有
的
演
員
稍
欠
信
心
的
，
我
跟
導
演
就

給
他
們
十
倍
的
信
心
，
百
倍
的
鼓
勵
。
大
家
都
眾
志
成

城
，
希
望
能
做
齣
好
戲
，
誰
知
計
劃
擱
置
，
心
情
難
免
受

到
影
響
。

同
日
，
︽
明
報
︾
前
總
編
輯
劉
進
圖
遇
襲
，
身
中
六

刀
，
傷
勢
嚴
重
，
幸
好
大
難
不
死
，
但
雙
腿
的
神
經
線
斷

了
，
日
後
仍
需
面
對
漫
長
的
治
療
過
程
。
在
剛
過
去
的
星

期
日
，
不
分
左
中
右
派
，
大
伙
兒
參
加
了
由
幾
個
新
聞
團

體
發
起
的﹁
反
暴
力
．
緝
真
兇
．
保
法
治﹂
遊
行
，
希
望

警
方
能
盡
早
緝
拿
兇
徒
歸
案
。
我
在
大
學
時
候
，
也
是
讀

新
聞
系
的
，
從
來
不
知
道
新
聞
工
作
者
原
來
是
高
危
工

作
，
也
開
始
為
仍
在
各
大
傳
媒
機
構
工
作
的
同
學
的
安
危

而
擔
心
起
來
。

參
與
遊
行
之
後
，
當
晚
再
傳
來
一
個
壞
消
息
，
母
校
樹

仁
大
學
鍾
期
榮
校
長
離
世
。
鍾
校
長
是
中
國
首
位
女
法

官
，
她
的
丈
夫
胡
鴻
烈
是
前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及
本
港
大
律

師
，
兩
夫
婦
在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創
立
了
樹
仁
學
院
。
教

學
資
金
龐
大
，
要
經
營
一
所
大
學
並
不
容
易
，
當
年
港
英

政
府
曾
有
意
資
助
，
但
兩
夫
婦
持
守
其
教
學
理
念
，
寧
願

放
棄
金
錢
上
輔
助
，
也
要
堅
持
四
年
制
大
學
教
育
。
直
至

二○
○

六
年
，
樹
仁
通
過
升
格
為
本
港
首
間
私
立
大
學
。

今
天
，
不
論
在
電
視
編
劇
界
或
新
聞
行
業
中
，
都
有
不
少

出
色
的
傳
媒
人
出
身
自
樹
仁
大
學
。

壞
消
息
一
個
都
嫌
多
，
可
是
上
天
卻
像
要
考
驗
我
們
的

忍
耐
力
，
雲
南
昆
明
發
生
恐
怖
襲
擊
，
造
成
最
少
二
十
九

人
死
亡
，
超
過
一
百
四
十
人
受
傷
，
報
道
形
容
兇
徒
手
法

殘
忍
，
見
人
就
斬
，
專
劈
頭
頸
，
刀
刀
見
血
，
若
見
傷
者

未
死
會
再
多
補
幾
刀
，
事
件
是
由
疆
獨
分
子
策
劃
襲
擊
，

不
論
兇
徒
的
目
的
為
何
，
採
取
這
種
兇
殘
暴
戾
的
手
段
，

實
在
令
人
髮
指
，
必
須
嚴
懲
。

春
天
的
灰
霧
令
人
沉
鬱
，
雖
然
夏
天
炎
熱
多
雨
，
但
仍

然
盼
望
夏
天
早
日
降
臨
，
猛
烈
的
太
陽
能
驅
走
霉
味
，
雨

水
能
沖
走
灰
沉
的
悶
氣
，
帶
來
希
望
及
生
機
。

討厭春天

友
人
到
外
地
旅
行
，
帶
回
幾
盒
點
心
作
為
手
信
，
其

中
有
一
道
胡
麻
餅
，
眾
人
嘗
了
都
一
致
稱
好
。
我
也
獲

贈
了
幾
枚
，
用
為
茶
點
極
佳
，
或
者
早
上
起
來
煎
一
條

培
根
，
一
個
雞
蛋
，
夾
在
胡
麻
餅
裡
，
就
着
一
碗
熱
騰

騰
的
白
粥
吃
，
也
是
十
分
愜
意
的
享
受
。

胡
麻
餅
是
兩
面
沾
滿
了
芝
麻
的
烤
麵
餅
，
餅
裡
加
有
油

酥
︱
︱
把
薄
薄
的
豬
板
油
摻
入
麵
餅
，
一
起
入
爐
烘
烤
，
藉

熱
力
將
脂
油
滲
透
到
麵
餅
裡
，
增
加
餅
的
油
香
和
滋
潤
感
。

如
此
烤
出
來
的
胡
麻
餅
色
澤
油
潤
金
黃
，
酥
脆
的
表
皮
，
一

口
咬
下
去
，
酥
皮
裂
開
，
裡
面
油
潤
溫
軟
，
滿
口
細
膩
的
麥

香
和
芝
麻
香
。

說
起
來
，
胡
麻
餅
一
名
能
夠
沿
用
至
今
，
也
經
歷
了
頗
多

的
坎
坷
。
清
代
︽
通
俗
常
言
疏
證·
飲
食
︾
曰
：﹁
石
季
龍

諱
胡
，
改
胡
餅
為
麻
餅
。﹂
五
胡
十
六
國
時
期
，
後
趙
武
帝

石
虎
忌
人
提
及﹁
胡﹂
字
，
曾
下
令
將
胡
餅
改
為﹁
麻

餅﹂
。
宋
人
張
師
正
的
︽
卷
游
雜
錄
︾
曰
：﹁
市
井
有
鬻
胡
餅
者
，
不

曉
名
之
所
謂
，
得
非
熟
於
爐
而
食
者
，
呼
為
爐
餅
宜
矣
。﹂
北
宋
初

期
，
也
曾
出
現
過
文
化
斷
層
，
市
井
小
販
不
知
胡
麻
餅
的
淵
源
傳
承
，

亦
改
名
為﹁
爐
餅﹂
。
但
是
，
不
管
是
官
方
還
是
民
間
改
的
名
字
，
最

後
都
沒
有
被
民
眾
認
可
和
接
受
，
說
明
這
道
小
食
有
其
特
殊
的
味
型
和

氣
質
，
人
們
不
易
其
名
，
是
便
於
與
其
它
的
食
物
嚴
格
區
分
開
來
。

我
親
睹
過
胡
麻
餅
的
製
法
，
和
麵
、
製
坯
的
環
節
，
都
無
甚
新
奇
，

最
出
彩
的
地
方
是
為
剛
做
好
的
餅
坯
蘸
芝
麻
。
大
師
傅
捧
一
個
竹
簸

箕
，
裡
面
盛
滿
精
心
挑
選
過
的
白
芝
麻
，
把
數
十
個
餅
坯
子
放
進
去
，

順
時
針
輕
輕
旋
幾
旋
，
又
逆
時
針
旋
幾
旋
，
餅
坯
的
底
部
就
均
勻
蘸
滿

了
芝
麻
。
大
師
傅
的
手
再
往
上
猛
地
一
抖
，
所
有
的
餅
坯
子
就
像
被
遙

控
了
似
的
，
全
部
翻
了
一
個
身
，
再
旋
幾
旋
，
另
一
面
又
蘸
滿
了
芝

麻
。
整
個
環
節
，
就
像
陶
匠
侍
弄
剛
捏
成
形
的
工
藝
品
，
既
快
又
具
有

視
覺
美
感
，
沒
有
多
年
的
手
藝
積
澱
，
是
掌
握
不
了
這
門
技
藝
的
。

烤
胡
麻
餅
的
爐
子
也
很
有
特
色
，
是
做
成
一
個
大
桶
狀
，
爐
頂
處
有

一
圈
鐵
板
，
專
門
用
於
烙
餅
。
蘸
好
芝
麻
的
餅
坯
先
放
在
爐
頂
處
明

烙
，
待
底
部
略
為
焦
黃
，
再
換
一
面
，
有
了
六
七
分
的
光
景
，
再
送
入

爐
膛
裡
烘
烤
。
如
此
既
能
縮
短
烘
烤
的
時
間
，
避
免
烤
焦
，
同
時
也
可

以
避
免
餅
上
的
芝
麻
脫
落
，
影
響
風
味
。
畢
竟
胡
麻
餅
少
了
芝
麻
，
也

就
名
不
副
實
了
。
古
代
有
個
笑
話
：
有
人
吃
胡
麻
餅
，
吃
完
猶
覺
落
在

桌
面
上
的
芝
麻
可
惜
，
就
用
手
指
蘸
了
口
水
，
假
裝
在
桌
面
上
寫
字
。

到
最
後
又
猛
力
一
拍
，
將
桌
縫
裡
的
幾
粒
芝
麻
震
出
，
嘴
裡
卻
假
裝
歡

欣
道
：﹁
我
想
起
來
了
！﹂

我
每
次
吃
胡
麻
餅
，
看
到
有
芝
麻
簌
簌
脫
落
，
覺
得
很
可
惜
，
有
時

會
下
意
識
想
要
用
手
去
接
，
隨
之
想
起
這
個
笑
話
，
又
會
為
有
相
似
的

反
應
而
會
心
一
笑
。

胡麻餅
五味
人生
陶 琦

談
過
余
麗
珍
，
不
可
以
不
談
談
于
素
秋
，

妙
在
正
如﹁
正
宮
娘
娘﹂
一
樣
，
這
一
余
一

于
，
也
算
得
是
粵
語
片
全
盛
時
期
同
屬
另
類

女
主
角
，
于
素
秋
武
功
底
子
好
，
無
疑
得
力

於
她
的
父
親
于
占
元
，
于
老
門
下
七
小
福
訓

練
成
材
，
他
的
女
兒
怎
差
得
過
當
年
的
小
師
弟
，

于
素
秋
拍
武
打
片
，
一
拳
一
腳
，
就
來
自
于
門
正

宗
北
派
真
傳
，
一
口
氣
連
踢
十
二
枝
紅
纓
槍
的
真

功
夫
，
就
不
是
花
拳
秀
腿
需
要
替
身
的
女
星
可

比
。于

素
秋
另
類
之
餘
，
也
有
她
的
傳
奇
。

其
一
：
她
是
準
北
方
人
，
但
是
除
了
早
期
演

過
少
量
國
語
片
，
之
後
卻
一
直
在
粵
語
片
圈
中
吃

香
走
紅
，
二
百
多
部
影
片
中
，
武
俠
片
就
佔
了
一

百
七
十
多
部
，
這
數
量
，
如
果
說
關
德
興
的
黃
飛

鴻
是﹁
武
王﹂
，
于
素
秋
就
是﹁
武
后﹂
了
。

其
二
：
她
粵
語
不
靈
光
，
卻
主
演
了
大
量
粵

語
片
，
而
且
其
中
不
少
還
是
大
鑼
大
鼓
歌
唱
片
，

脫
不
了
外
省
口
音
粵
語
，
怎
可
以
拍
粵
語
歌
唱

片
？
原
來
另
有
專
人
為
于
幕
後
代
唱
，
妙
在
她
夠

聰
明
，
口
形
無
聲
，
卻
有
板
有
眼
，
居
然
瞞
得
過

觀
眾
，
其
實
就
算
明
知
雙
簧
，
粉
絲
也
還
是
喜
歡
，
製
片
家

不
怕
麻
煩
也
有
原
因
，
因
為
于
素
秋
影
片
賣
埠
受
歡
迎
，
星

馬
粉
絲
不
問
何
片
，
于
素
秋
是
主
角
就
捧
場
。

其
三
：
到
廿
一
世
紀
今
天
，
電
視
午
夜
播
映
粵
語
長

片
，
于
素
秋
主
演
的
，
不
止
經
常
出
現
，
而
且
很
多
還
有
上

下
集
，
上
集
賣
座
如
不
理
想
，
不
是
徇
眾
要
求
，
片
商
沒
有

信
心
拍
下
集
吧
，
于
素
秋
可
說
是﹁
上
下
集﹂
影
片
拍
得
最

多
的
明
星
，
如
有
懷
疑
，
大
家
有
興
趣
不
妨
留
意
一
下
，
看

看
有
誰
破
了
她
的
紀
錄
。

其
四
：
她
沒
有
固
定
的
男
主
角
，
除
了
是
曹
達
華
的
銀

壇
師
妹
，
也
跟
無
數
不
同
類
型
男
演
員
合
作
過
，
就
是
文
戲

武
戲
時
裝
古
裝
反
串
都
精
彩
，
聽
戲
迷
前
輩
說
，
她
還
演
過

︽
白
門
樓
斬
呂
布
︾
，
可
惜
電
視
上
未
見
播
映
，
想
像
中
她

反
串
呂
布
，
一
定
特
別
帥
氣
瀟
灑
。

其
五
：
她
這
個
北
地
女
俠
戀
上
南
國
蠻
牛
麥
炳
榮
，
這

段
南
北
姻
緣
可
真
是
絕
配
，
恩
愛
幾
十
年
就
更
難
得
了
。

「上下集」影后 翠袖
乾坤
連盈慧

﹁
春
遊
賞
櫻﹂
是
過
去
十
年
，
三
、

四
月
份
的
外
遊
指
定
活
動
。
遠
至
北
美

的
華
盛
頓
、
溫
哥
華
，
近
則
以
日
本
各

處
為
主
要
目
的
地
，
其
中
京
都
更
是
每

年
四
月
初
必
訪
之
地
，
哪
怕
只
是
短
短

三
日
兩
夜
的
周
末
遊
，
也
要
馳
赴
嵐
山
、

哲
學
之
道
、
京
都
御
苑
…
…
與
櫻
花
來
一

趟
親
密
接
觸
。

去
年
底
遊
台
中
，
經
台
灣
好
友
指
點
，

台
灣
也
有
賞
櫻
名
所
，
而
且
是
以
單
一
景

點
包
含
櫻
樹
數
量
最
多
、
櫻
花
品
種
繁
雜

見
稱
｜
｜
那
就
是
武
陵
農
場
。

據
台
灣
好
友
推
介
，
武
陵
農
場
位
於
台

中
市
和
平
區
，
海
拔
高
度
平
均
約
二
千
公

尺
，
是
台
灣
知
名
的
賞
櫻
勝
地
，
亦
為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內
之
重
要
遊
憩
景
點
。
由
於

地
處
高
海
拔
，
因
此
，
四
季
各
有
不
同
的

景
色
，
春
天
櫻
、
桃
、
李
、
蘋
果
花
盛

開
，
夏
天
盛
產
溫
帶
水
果
，
秋
天
楓
紅
似

火
，
冬
天
則
是
霜
雪
的
銀
妝
世
界
。

只
聽
口
頭
描
繪
，
已
是
相
當
吸
引
，
而
且
是
那
麼

近
的
距
離
，
櫻
癡
如
我
又
怎
能
錯
過
？！
上
網
查
找
，

發
現
武
陵
農
場
的
櫻
花
季
是
在
二
月
中
，
那
二
零
一

四
年
何
不
就
來
個
二
月
台
中
賞
櫻
、
四
月
京
都
追

櫻
！要

在
二
月
花
季
去
武
陵
農
場
賞
櫻
可
不
是
想
像
中

容
易
，
武
陵
農
場
位
處
台
中
高
山
地
帶
，
無
論
是
從

台
中
市
或
台
北
市
出
發
，
都
需
接
近
五
小
時
的
公
路

車
程
，
而
且
是
九
曲
十
三
彎
的
迴
旋
山
路
。
更
重
要

是
農
場
內
的
住
宿
安
排
，
我
們
這
等
海
外
來
客
總
不

成
只
作
一
日
遊
，
匆
匆
來
回
，
但
花
季
期
間
，
無
論

是
高
價
位
的
度
假
村
、
還
是
低
價
位
的
國
民
賓
館
，

都
是
一
房
難
求
！
據
農
場
管
理
團
隊
解
釋
，
他
們
預

設
的
三
個
月
期
訂
房
系
統
，
基
本
上
二
月
份
花
季
的

房
間
，
在
早
一
年
的
十
一
月
一
日
開
始
預
訂
，
通
常

一
個
上
午
時
間
已
爆
滿
。

那
如
何
才
能
實
踐
春
遊
武
陵
賞
櫻
之
願
呢
？

春遊武陵賞櫻

琴台
客聚
孫浩浩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改造，開發；開發，改造……在這種周而復始，
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建設」中，武昌老城區的古建
築一座座消失，擁有古建築的地盤一天天縮小。推
土機、挖掘機發出巨大的轟鳴聲，巡司河填平了，
筷子湖、歌笛湖不見了，保安街舊貌換新顏了，八
舖街面目全非了，斗級營、火巷、都府堤名存實亡
了……一夜驚覺，如此這般，偌大的武昌城，保持
當初原始風貌的市井在哪裡呢？
帶着這一疑問，春節期間，我騎着自行車，托着
小孫子到處「晃」，胭脂路、糧道街、青龍巷、得
勝橋、古樓洞、閱馬場……專揀老街古巷鑽。
聽老輩人講過，當年這些地方都曾是名聞遐邇的
市井之地——
明、清（甚至更早）時期的建築鱗次櫛比，舉目
皆是，或民居商舖，或樓堂會館，清一色的青磚黛
瓦，粉牆漆門，蔚為大觀。
這些建築典雅別致，古色古香，其風格特徵既體
現着地域（如徽派建築）的影響，同時也留有某個
時代的痕跡。它們是前人智慧和心血的結晶，是當
之無愧的「立體的畫，無聲的詩，凝固的音樂」。
漫步其間，你既可充分領略其迷人的風采，亦可品
味出中國古建築的藝術真諦，甚至還可以聽見歲月
滄桑的匆匆足音。觀賞這些建築，如同翻閱一部神
龍不見首尾的歷史長卷，畫面生動豐富，色彩絢麗
斑斕，勾畫塗抹，無不可圈可點。當你發出由衷讚
歎的時候，會頓覺這是一種令人陶醉的精神享受，
同時也是一種不可多得的學習機會。
市井構成中，除開建築等硬件外，還有更為重要
的軟件元素，那就是胎生於農耕文明的世俗人情。
古老的市井海納百川，來自五湖四海的淘金者、
謀生者，棲身在同一條街上，同一個巷子裡，甚至
同一個屋簷下。他們既有身懷絕技的手藝人，也有
學富五車的知識分子；既有腰纏萬貫的大老闆，也

有一文不名的「臭苦力」。儘管他們職業不同，身
份各別，光景也懸殊，但特殊的時空把他們拴到了
一起，或朝夕相處，或早晚謀面，進而世代為鄰，
相互依存，彼此都離不開了。大老闆的千金未必就
不下嫁窮家小戶，同樣，碼頭工的女兒也未必就一
定不配進豪門大宅。數代下來，不僅彼此知根知
底，有的甚至「打斷骨頭連着筋」，成為名副其實
的一家人。水井旁那些個淘米洗衣的婦人，嘻嘻哈
哈，打情罵俏，沒準她們就是妯娌姑嫂；巷子口撞
了個滿懷的悶葫蘆漢子或許就是姻親翁婿；至於師
徒、鄉黨、契友、年誼等等之類的相好，那就不一
而足了。
清晨，巷子裡早早響起倒馬桶的吆喝聲：「下河

咯！」聲音悠長動聽，十分專業化。可一不留神
時，擺在家門口的馬桶，就不知被什麼人幫忙給倒
了。尤其上了年紀腿腳不那麼靈便的老太太，常常
人還沒來得及出屋，馬桶就讓人給倒了，甚至還洗
涮得乾乾淨淨給重新擺好了，弄得老婦人一愣一愣
的。「個雜種事情的！」這種口頭禪式的「罵人」
話，親暱疼愛，既是感謝，也是讚許。
早上，巷口老有人就着胡同風生煤球爐子，誰家

的引火柴如果帶少了，旁邊就會有街坊主動勻他一
些，同時還可能遞上一支當時不無奢侈的「洋
煙」。這種時候，相互拍拍肩便是最好的表示。
中午時分，剛剛放學的娃娃總會抓緊點滴時間，
聚在街頭巷腦爭分奪秒打玻珠，拍洋畫。小夥伴們
的廢寢忘食，往往會因女人們「聯合兵團」的驅趕
而一哄而散。可要發現誰家的孩子臨時無家可歸，
一準會有人爭着往家裡領了去管飯。
傍晚，紅日西沉，飛鳥投林時，勞累了一天的男
人會受到女人的體貼犒賞。那是幾盤小炒，幾盅湯
汾，外加一碟花生米或蘭花豆。如果此時瞄見對脾
氣的街坊路過家門，主家一定會不由分說將其拉進

屋去呡兩口。三杯下肚，話匣子打開，「妻賢夫禍
少，子孝父心寬」，聊的都是家長里短，也是人生
哲學，看似淺顯，實則深奧，不是個中人，還真難
解其中味。那些掏心窩子的話，是市井小民世界
觀、人生觀、價值觀的集中體現。他們的追求或許
平淡了些，世俗了些，但是，熔鑄其間的真善美則
是不容置疑的。間或，那些戲迷粉絲喝到興頭上，
將筷子酒盅權作檀板鼓點，就着酒勁吼他一嗓子唱
腔，或《四郎探母》，或《七姐下凡》，都是他們
情有獨鍾的地方戲，雖不一定字正腔圓，但投入的
情感則是實打實的。顯然，這樣的抒懷是暢快的，
愜意的；這樣的日子是滋潤的，舒心的；這樣的氛
圍是和諧的，溫馨的；這樣的關係是淳樸的，無私
的……總之一句話，這樣的市井是充滿人情味的。
而四季之中，似乎唯夏夜的乘涼最可津津樂道

了。
武漢是全國著名的三大火爐之一，夜幕將臨未臨

之際，各家各戶早早搬了竹床、鋪板、躺椅去巷口
空地，在約定俗成的自家地盤上擺好，然後又拎桶
涼水去潑在熱烘烘的地面上降溫。晚餐後，男女老
少帶着蒲扇或折扇，有的腳下還靸雙「舔板」（木
製拖鞋），單衣薄衫大褲衩去乘涼。
露天下，人不分男女，一片連着一片，頭頂

頭，腳抵腳，舒展地躺在竹床、涼席上。條件好點
的，會在身旁點上一根棉條般粗細的鋸末蚊香以驅
趕蚊蟲，環境差點的則用艾蒿來燻煙。如此沒有界
限，沒有避諱，沒有禁忌，沒有私慾，沒有邪念的
街頭混居，星夜露宿，此情此景，宛如一幅令人叫
絕的社會風俗畫。
及待街坊鄰居差不多到齊後，會講古說書的便大
顯身手，不是隋唐演義，便是聊齋誌異，那些傳奇
英雄，狐仙鬼怪，有時聽得人如癡如醉，有時又叫
你汗毛倒豎，害怕至極。尤其小把戲們，又愛又
怕，夜深了往往不敢一個人進屋去睡覺。
那時城裡有湖泊，湖裡有荷葉、水草，岸邊便有
螢火蟲。天上群星閃爍，地上流螢飛舞，「輕羅小
扇撲流螢」，「臥看牽牛織女星」都不是虛構。說
到這裡不免頓生感嘆，當年的家常便飯，不想今日

竟成了奢望！
至於逢年過節、婚喪嫁娶等等之人情世故，可惜

限於篇幅不能盡道。這裡只揀一件最平常的事說
說：遠道造訪不期未遇，進退維谷，這時你根本不
用慌，定會有街坊鄰居主動出面，替主人家盛情款
待的。
往事如煙，不才尋覓市井，說白了，其實找的就

是這些。它們是炎黃子孫的傳統美德，是市井軀體
的美麗靈魂，是都市文明的帶血衣胞，是農耕文明
元素「農轉非」後的開花結果，是我們一代又一代
人的無比眷顧和無盡追求！
然而，毋庸諱言，隨着水泥叢林雨後春筍般的拔

地而起，隨着拜金主義的氾濫和社會誠信的垮塌，
住進連天廣宇的陌生人「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
往來」，多少冷漠，幾多戒備，誰還能感覺得到
「遠親不如近鄰，近鄰不如對門」呢？
這種狀況有如多米諾效應，瘟疫般影響着古街老

巷。我看見，除了偶有老人歪在自家屋簷下曬太陽
外，環境、風貌、氛圍、氣息等等皆不復存在。
改造，開發；開發，改造……古老的城市倒是脫

胎換骨了，可市井卻也消失了。其實，消失的何嘗
只是市井啊！

武昌城裡覓市井

百
家
廊

張
衍
榮

黃
仲
鳴
在
書
店
看
到
台
灣
出
版

的
一
部
新
書
：
︽
活
字
：
記
憶
鉛

與
火
的
時
代
︾
，
大
喜
之
下
即
時

購
買
了
，
然
後
他
回
憶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剛
踏
入
報
界
時
，
與
鉛
字

為
伍
的
歲
月
。

看
了
他
的
文
章
，
我
也
想
起
我
初
入

報
社
工
作
時
與
鉛
字
為
伍
的
日
子
。
我

對
新
聞
和
編
輯
工
作
，
本
來
是
一
竅
不

通
的
，
只
是
因
緣
巧
合
，
與
過
世
了
的

老
編
輯
老
作
家
駱
學
良
，
筆
名
馬
各
父

子
，
時
常
去
釣
遊
，
既
溪
釣
也
海
釣
。

而
就
在
那
段
時
間
，
台
灣
新
出
刊
的
報

紙
，
要
開
闢
一
個
戶
外
版
，
請
馬
各
去

擔
任
主
管
，
他
就
要
我
去
當
編
輯
，
我

對
他
說
我
不
懂
新
聞
更
不
懂
編
報
，
他

說
他
教
我
。
於
是
我
就
當
了
戶
外
版
的

編
輯
，
晚
晚
看
稿
下
標
題
之
外
，
還
要
去
拼
版
房

把
版
面
組
織
起
來
。

那
時
還
沒
有
電
腦
組
版
，
不
像
如
今
坐
在
冷
氣

房
裡
舒
舒
服
服
地
編
版
。
那
時
要
組
版
，
要
到
鉛

字
房
去
，
因
為
發
的
稿
寫
好
經
編
輯
下
好
標
題

後
，
就
發
到
撿
字
房
去
撿
鉛
字
，
鉛
字
撿
完
了
，

要
經
過
排
版
的
過
程
，
是
把
一
個
個
鉛
字
排
列
起

來
，
遇
到
走
文
碰
到
另
一
標
題
時
，
要
設
法
解

決
。
不
像
如
今
的
塊
狀
編
排
。
一
塊
塊
整
整
齊
齊

的
往
版
面
上
擺
就
可
以
。

拼
版
時
，
還
得
對
拼
版
師
傅
客
客
氣
氣
的
，
不

然
他
一
不
高
興
，
遇
到
文
字
走
不
下
去
時
，
就
乾

瞪
着
眼
看
你
怎
麼
辦
。
其
實
拼
版
師
傅
都
心
中
有

數
怎
樣
拼
，
因
為
多
年
經
驗
嘛
，
所
以
，
生
手
都

會
聽
他
們
的
安
排
。

以
前
有
所
謂
手
民
之
誤
，
說
的
就
是
撿
字
工
人

撿
了
錯
字
。
如
今
這
手
民
，
都
變
成
自
己
打
字
的

記
者
了
，
責
任
都
在
記
者
身
上
，
與
撿
字
工
人
無

關
。
記
得
以
前
作
家
倪
匡
每
天
在
兩
份
報
紙
寫
連

載
，
他
的
草
書
就
只
有
一
位
撿
字
工
人
認
得
，
怎

麼
辦
？
聽
說
是
那
位
撿
鉛
字
的
工
人
，
每
晚
都
跑

兩
家
報
館
去
撿
他
的
連
載
小
說
。
如
今
沒
有
了
鉛

字
，
這
些
問
題
都
不
再
存
在
了
。
一
個
鉛
字
時

代
，
也
因
此
而
結
束
了
。

鉛字的回憶
隨想
國

興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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